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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介、输入法与文化表征＊

———文字符号学视野下的网络语言透视

王小英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　通过网络语言符号的定量分析揭示出，网络语言符号中，表情符号和谐音缩写类符号是其主
要组成部分。表情符号主要模仿人的面部、肢体表情，谐音缩写类符号则模仿声音语言。前者旨在弥补非面
对面交流中人的肢体语言的缺失，后者则是在竭力模仿口语交流情景，二者都致力于将网络语境构造成一种
次生口语语境。网络语言符号中表音符号的大量出现，与汉语拼音输入法的普遍使用具有直接联系，它容易
形成网络上的圈子化现象。而网络媒介的跨时空性，又使得网络语言符号表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于是，网络
文化呈现出全球化与圈子化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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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语言符号是用来记录网络语言的符号。
关于什么是网络语言，学界有不同的界定。本文
采用狭义上的网络语言的观点，即人们在网络上
交流所使用的有别于日常生活交流的特殊用语，
“网络语言是在网络场域中使用的、特定的‘方言
集合体’或者网民交流的‘交际变体’”［１］５２－５３，它通
过键盘录入，包括图符、标点这些没有明确读音的
符号（图像、影像除外）。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将网络语言符号称作“语言”符号，是一种比喻性
的说法，实际上网络语言并不“说”出来，只是在电
脑上用键盘“敲”出来。键盘在这里充当了“笔”的
作用，因此网络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用笔写
出来的“字”。
从文字符号学的角度入手考察网络语言符

号，可以对其形体结构、构形理据两方面对其进行
考察，试分述之。

一、网络语言符号的形体结构
所谓形体结构，也即其能指。构形理据也即

作为能指的形体与作为所指的音义之间的原始结

合关系。形体结构可以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分

别相当于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内质（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和形式（ｆｏｒｍ）［２］，二者都对意义生成产生重要的
影响。
硬件包括书写工具、书写材料、书写表面和书

写手段，软件主要指书写规则。目前的网络语言
符号，其书写工具主要是键盘（当然以后可能会有
更为先进的输入工具），书写表面是屏幕，但我们
并不像古人在甲骨或石头上刻字那样，而是通过
键盘输入进而在电脑上显示。
然而，屏幕的特点（屏幕空间有限网络空间无

限，信息量巨大等）却会影响到网络语言符号的接
受效果。从历史上看，充当过文字媒介的书写表
面的有：古埃及人的纸草，古巴比伦人的泥制平
板，古希腊人的羊皮，中国人先后使用过的甲骨、
青铜、竹简、缣帛、纸等。充当书写表面的媒介不
同，对文字及文化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加拿大学者
哈罗德·伊尼斯将这些媒介分成两种类型：倚重
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并对之做出了详
细辨析［３］。倚重时间的媒介可以保存很长一段时
间，如甲骨、青铜、羊皮、竹简等，它们可以使文字
很好地跨越历史而延续到现在，但缺点在于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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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而且一般比较笨重，难以搬运，因此难以在
较大的空间流动。倚重空间的媒介便于突破空间
的局限，在不同的地点移动，如纸草、缣帛、纸等，
但其缺点在于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比较大，难以长
时间保存。文字记录在倚重时间的媒介上，可以
在一个较固定的地方延续较长的时间，因此地方
文化传统能够比较好地保存下来，但却容易形成
地方割据的局面，其封闭性显而易见。文字记录
在倚重空间的媒介上，便于在各地流动，有利于思
想文化的沟通，因此容易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
网络语言栖息的网络屏幕，却是一个较为怪异的
媒介：一方面，它只是一个显示的终端，用网络语
言交流，并不需要搬着屏幕来回跑，只需要任意一
个屏幕，就可以将其显示出来，因此，它突破空间
局限的力量是惊人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
网络屏幕是否能够较长时间显示特定的内容，受
到技术条件的限制与网络新陈代谢规律的制约，
一旦不具备技术条件或新的内容出现（而不断更
新又是网络的特征），原先的显示内容就可能消失
得无影无踪，因此特定的网络语言符号文本很难
在网络上存在较久，除非其融入常用的核心部分，
被人不断地使用、强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网
络语言符号栖息的网络屏幕，应该属于倚重空间
的媒介，它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地沟通不同区域
的信息，而不在于时间上的持久保存。
我们要在屏幕上写字，无需墨水，网络语言以

二进制组成的比特（ｂｉｔｅ）形式而存在，并不以墨
迹的方式来显示。这也就是欧阳友权等学者之所
以将网络语言称之为比特语言的原因。我们的手
敲的是键盘上的各种按键，而屏幕上的文字显示
的则是另外一种符号，而这种符号很多时候与我
们敲的键并不是一种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关系。什
么样的间接关系取决于输入法的选择，也即软件
的选择。
对网络语言符号而言，形体结构软件部分的

输入法十分重要。一个人用双手敲着键盘，而屏
幕上显示着网络语言符号。这种方式使得网络语
言符号的出现再也没有什么笔画和笔顺的问题，
而只有敲键的顺序。我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敲键
盘，取决于输入法。从目前通用的输入法来看，我
们主要使用拼音输入法（搜狐拼音、微软拼音、双
拼等）和五笔输入法（通过敲架构组合而成字）两
种类型。其中，前者占据着主流位置。在拼音输
入法中，我们输入的是拼音，然后再通过拼音与文
字之间的关系，去选择相应的文字。这与我们汉
字书写传统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以传统的方式书
写时，我们的字是直接被写出来的，它自有一套体

系，而与这些字的读法不相干，在很多情况下，我
们知道一个字怎么写，但我们并不知道其读音和
意义。而要使用拼音输入法进行录入的话，我们
只有在知道其读音的情况下才能够录入，也就是
说我们不会读就不知道怎么输入。这是一个非常
巨大的改变，在前一种情况下，写出来的符号可以
与这个符号的读音没有多大关联，而在后一种情
况下，写出来的符号一定要通过读音的关联，这也
就意味着网络语言符号与我们的（声音）语言系统
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关联。

二、网络语言的构形理据
关于文字的构形规律，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

提出了“六书”原则。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
声、假借和转注。之后又有人提出三书说、两书说
等。一般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
造字之法，而假借是用字之法，转注是训诂之意。
但这种说法并不太合适。黄亚平、孟华认为六书
总结的原则可进一步归纳为两种，即表意与表音。
表意包括象形、指事、会意，表音包括假借，而形声
则兼具表意与表音的特征。表意与表音互为补
充，二者不存在主次之分。以表音为主创造出来
的文字即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规约性的，因为
表音文字不可能表现出除了声音之外的任何其他

形象，而语言的声音对象局限于象声词和感叹
词”［４］。也即，拼音文字记录的是语言的读音，而
语言的读音与所指对象之间的理据性仅限于象声

词和感叹词。
要研究网络语言的构造规律，需要从共时性

角度去考察对象的构成。文字的单位很明显，从
书写上即可辨认出其数量来。而网络语言符号的
最小单位是什么却很难说清楚，但在研究中我们
又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本文研究的网络语言符
号，限定为能够表达意义的最小的网络语言符号
单元，如网络语言符号“７４５６”（气死我了），不能再
拆分，否则就不能表达其在网络上的独特意义，因
此将其看做最小的网络语言符号单位；再如“斑
竹”（版主）同样不能再进行拆分，因此也将其看做
是一个网络语言符号。借助于曹进网络语言研究
得出的定量分析数据［１］５９－７２，我们可以看到，在将
网络语言分成十类后，十类中各类所占的比例按
照递减的次序排列如下：表情符号类３４．７％、谐音
类１７．１％、缩写类１４．７％（含汉语拼音字母缩写，
数字＋汉语拼音缩写，英语字母缩写）、社会时政
类１２．９％、词义转换类８．７％、其他类３．６％（如火
星文）、新造词３．１％、语码混用２．８％、外语词汇
１．７％、网络语法类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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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符号是像似符号，也即通过“象形”的方
式构造的符号。“象形即是描画物体的形状，与绘
画的线条，没有差别。”［５］汉字的象形，有象天象、
象地理、象人体、象植物、象动物、象服饰、象宫室、
象器用等种种类型，而在网络语言符号中，绝大部
分象形都是象人体，象其他的为数极少。这就意
味着，在网络上，人的表情与姿态远远超过了宇宙
中其他各种生物以及器用。网络表情符号主要是
为了弥补人与人之间不能面对面交流所产生的情

感信息的缺失，进一步而言，这也就意味着，在网
络世界，人际沟通比人类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更为
重要。表情符号模拟的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
场景。
谐音类符号中，借用的符号读音与要准确表

达意义的符号的读音相似，因此可以用借来的符
号传达意义，例如用“０７４８”来表示“你去死吧”的
意思。在这里，“０７４８”并没有数字上的意义，而只
有声音上的隐喻义，属于声音衍义。就这样的符
号产生的原因而言，它是具有声音理据性的，也即
这种符号的声音像似于所要准确表达的符号的声

音，原初的符号被进行了再符号化。但随着其广
泛进入使用领域，这种声音理据性便会普遍降低，
最终使其成为网络上的“拼音文字”。同样的情况
还出现在缩写类符号、语码混用符号和外语词汇
中，缩写类符号一般为语音缩写，包括汉语音节首
字母缩写和英语单词首字母缩写。缩写是以部分
代整体，更确切地说是以部分字母所代表的语音
代替整个音节，也即是一种声音理据性，如
ＰＬＭＭ（漂亮美眉）、ＰＭＰ（拍马屁）等。外语词汇
绝大部分也是表音，只是表音方式与汉文化不
相关。
社会时政类和词义转换类的构词方式与上面

的几类不同，更偏向于六书中的“会意”，我们可以
通过望文生义的方式而知晓其意义。如“海投”，
表示海量投简历，“网申”表示网络申请之意。词
义是字义的叠加，当然这种叠加是在一定语境下
有选择性的叠加，如“网申”，我们一般不会理解为
网络申诉之意。词义转换类如“嫑”，虽然是两字
合一，但也可望文生义，将其看做是会意字。
总体来看，网络语言符号中，表情符号和谐音

缩写类符号占了６０％以上。从网络语言的各种类
型来看，网络语言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理据性（内理
据），所谓的普遍语用理据性。值得注意的是，在
网络语言符号的形成理据中，除表情符号外，声音
理据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汉
语拼音输入法的流行有直接关系。在汉语拼音输
入法中，我们输入的是拼音，也即实际上我们录入

的是声音的符号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录入的是靠
近汉语而非汉字的符号，这就使得网络语言更接
近于口语而非书面语（汉字系统）。

三、网络语言符号的文化表征
网络上，既有我们平时使用的文字，又有其独

特的网络语言符号。网络语言符号着意于营造一
种现场交流语境，介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而更偏
向口语，也即翁（Ｗ．Ｏｎｇ）所说的“次生口语”。口
语、书面语、网络语言三者之间交叉、转换、渗透同
时并存，我们无法将其截然分开。但他们都各自
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汉字，也即书面语言符号，
“是以遮蔽（否定）汉语的方式表现（肯定）汉
语”［６］２１５。表意汉字与汉语口语的关系较远，而与
汉语语素之间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也分属于两
种符号系统，只是以隐喻的方式表达意义。于是
表意的汉字是凝思的、独立的、距离日常语言生活
较远却内蕴丰富的，而作为口语的汉语则是即时
的、失之凝练却生动活泼的。网络语言符号系统，
在利用既有的包括了汉字、英语、标点等符号在内
的符号之后，通过混搭的方式，使得网络语境呈现
出向现场语境靠拢的特征。实际上，很多网络语
言符号的出现也是为了快速交流的需要。认清了
网络语言的这一特点，我们就更容易去理解网络
上的各种现象。网络文化语境是次生口语语境，
其竭力通过听觉和视觉的方式营造的是“仿真会
话”［７］。与之相应，网络小说、网络文学、网络艺术
等也就不再如同书面小说、书面文学、书面艺术等
那么庄重、严肃，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次生口语文化
的产物，产生于网络上的仿真会话，我们不必要也
不应该以书面文学艺术的标准去要求它们。但当
将这些艺术搬离这一媒介时，我们就需要对其做
某种程度的修改，以便适应新的媒介语境的传播
需要。
拼音输入法使得网络语言符号构形理据呈现

出偏向声音的特质，也即随语音而不断变形的特
点。“汉字衍生主要有两种意义方式：表意和假
借。”［６］２２１表意的方式强调符号与已有符号之间存
在一种历时演进关系，而假借则强调一种共时关
系。表意汉字在维持自身的连续性，抗拒形体随
声音的变化而变化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
此表意汉字在维护民族与文化统一上的作用不可

小觑。拼音文字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其形体容易
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而言，它容易成为
“方言”文字。当网络语言符号以声音理据的方式
指涉语言时，其所使用符号的声音与所指涉的声
音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同一，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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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时时存在偏离。虽然说“偏离是语言的本
质”［６］１８８，但网络语言符号的偏离不同于其所效仿
的语言符号偏离所指称对象的方式。语言符号与
所指称对象之间的偏离是这样一种偏离：“人们在
用虚构的符号指称对象时，这个虚构过程总是以
有利于人的方式去指代，再现对象，对象是经过人
的思想观照的产物，是人想象性地把握世界的结
构，因此符号与对象之间永远有距离、永远是偏离
的。”［６］１８８如，我们在提到“路”时，常常是特定语境
中的路，譬如“公路”、“铁路”等等，这与字典上
“路”的解释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不过，当人们
已经习惯用虚构的符号偏离地去指称对象时，当
人们已经自动化地继承这种指称规约时，偏离也
就被视为了“自然”和理所当然，即符号的理据性
下滑。但网络语言符号与所指称的语言符号之间
的偏离关系不同，它在规约性方面尚未达到如此
自动化的地步，况且因其新陈代谢的迅疾，很多在
尚未形成普遍规约时就已经消失殆尽。① 因此，
偏离便显得尤其瞩目，如用“０８３７”来指代“你别生
气”，依据的是声音，但二者的声音在音调上是不
同的，也即二者的声音既像似又差异。对于使用
这一圈子的人来讲，其意义一目了然，对于不熟悉
网络用语的人而言，仍旧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所以，这种符号只能在一定的圈子内流行。
这种“圈子”符号，在提高圈子内的交流速度，

增加默契感和认同感的同时，还具有另外一项重
要的功能，就是排斥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
在以“暗语”的方式流通，将那些不懂它们的人从

文化上和心理上驱逐出去。因此，网络语言符号
表现出的向拼音文字靠拢的倾向，容易使其在网
络上形成圈子化，某一个知识文化群体或操着同
一种方言的人在网络上也使用与之相应的网络语

言，网络语言符号同时也是圈子文化的构建者，它
们的存在和流行加速了网络的分化。
然而，网络媒介倚重空间的媒介特征，又使得

网络能够迅速地穿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呈现出全
球化的局面。于是网络上呈现出非常悖谬的状
态，即全球化与圈子化的共存，也就在情理之中。
网络语言符号借以承载自己的媒介是全球化的，
网络语言却是随着使用者不同的言语而不时改变

的，是在某一个圈子内流行的。全球化与圈子化
并存，这就是网络文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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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如我们将其是否被纳入国家语委会收纳的新词作为是否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依据的话，我们会看到具有普遍规约性的网络语
言符号其实相当之少，也就是说网络语言符号的规约性主要是“地方”规约，并未成为“国家”规约，也就是说它只是网络上某种圈子内流
行的表达符号而已。


